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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与朋友聚餐，席

间气氛热烈、开怀畅饮。

或饮或聊，谈兴正浓。不

觉吸烟亦大增其量，与我

邻座之女士有些按捺不

住，便凑过来轻声地问：你

们如此吸烟太呛人，自己

觉得辣也不辣？我不及回

答，便纵声大笑，直笑的泪

珠盈盈、肚筋生痛。众人

皆诧异不止，疑我为喝酒

过量不胜酒力以至失态，

其实不然。稍过片刻，我

略为缓过气来，便向大家

解释：她的问话使我回想

起少年时代的一桩恶作

剧，不免忍俊不禁。

我自童年始，便以好

动惹事在邻里间小有名

气。时常有“闯祸”之事发

生。让大人们哭笑不得、

无可奈何。在我印象中留

下深刻记忆的是：有一次，

那还是在念中学时候。正

在家中做作业，而我的大

伯闲坐一旁，“吧嗒，吧嗒”

地闷头抽着他那不离左右

的旱烟袋。直抽的满屋子

烟雾腾腾，呛得我连连咳

嗽，满眼直流泪水。到后

来实在忍耐不住，便小心

试探着问大伯：“大伯，你

抽这旱烟，一点都不觉得

辣吗？”“不辣，不辣。”我又

好奇地再问：“那你抽啥烟

才觉得辣呢？”“抽啥？这

烟都不觉辣，还有啥辣

的。”我不敢再问下去了，

但我的作业看来是无法继

续做下去了，干脆收拾好

东西陪他闲聊，他又习惯

地说起山东老家早年的事

情，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大伯乃地道的山东

汉子，性格豁达开朗，颇有

幽默感，于 3年自然灾害

期间，因老家生活条件极

差由父亲接来我们家生

活。平素他对我们兄弟和

蔼可亲，视如己出。稍有

可口食物总留给我们，自

己舍不得尝一口。我一向

很敬重他，由于长期生活

在一起，他那习惯于酱葱

大蒜的爱好亦慢慢地传给

我们，渐渐习以为常。唯

对他抽旱烟的专长不敢尝

试，只是喜欢看着他美滋

滋地吞云吐雾，觉得挺好

玩罢了。由于好奇心驱

使，我总想着让他抽上带

辣味的烟是什么样子。

于是，有一次，趁大伯

有事不注意，我偷偷地将

一小包事先剁成细末的干

辣椒末拌入他的烟袋，而

后装作若无其事似待在一

边静静等待着我导演的好

戏开场。可心里却像揣了

个小兔子，怎么也安不下

来，知道这祸要惹下了不

知是什么后果呢。

大伯同往常一样，很

有条理地忙完手头活计。

坐下来慢条斯理往烟锅中

捺满烟丝，悠悠然地划起

一根火柴，刚深抽了一口，

便爆发出惊天动地呛咳

声，顿时满脸通红、泪水飞

溅。我躲在一旁捂住嘴窃

笑，生怕被他发现是我所

为。其实憨厚的大伯哪里

会想得到是我的恶作剧。

只见他无奈地搕去烟丝，

重新又装了一锅，点火一

抽仍旧是强烈的咳嗽，涕

泪四流，在嘴里恼怒地低

声咕哝着，最后干脆收拾

家伙不抽了。我此刻有些

得意地凑上他跟前，问他

说这烟该有点辣味了吧？

大伯顿时省悟，急问是怎

么回事？我不得不如实告

诉他：“在烟丝中被我拌上

一把辣椒丝。这味可以了

吧？”气得大伯几乎跳了起

来，两眼放出咄咄逼人的

光，大吼一声。收起乌油

程亮的旱烟杆往腰上一

掖，顺手脱下他脚上的老

布鞋扑将过来。坏了，吓

得我不敢稍有怠慢，噌的

一声撒腿便跑，极其敏捷

地夺门而出，一气蹿出百

米之遥。久久还听得背后

传来大伯愤怒的呵斥声

⋯⋯

等我惊魂已定，方知

闯下大祸了。我知道这事

要是让我父亲知道，等待

我的不啻是什么样的惩罚

呢？不由得背脊上透出凉

凉汗丝⋯⋯

可是后来什么事也没

有发生，原来慈祥的大伯

再一次原谅了我。此事

虽然已过去廿多年，大伯

也早已作古。然有时回

想起此事，大伯的形象、

音容笑貌仿佛如昨日。

朋友又送来许多野生河鲫

鱼，鱼头攒动，鱼嘴歙合，挣扎之

间鱼背泛出涂了黄油般的光

泽，我有点小激动。特别感恩

朋友相赠。

晚饭后收拾好碗筷，我立

马趁着鲜活把鲫鱼下锅，小的

清炖，大的红烧。

看着锅中“嗞啦”声伴着姜

葱大蒜的香味，黄的姜，白的蒜，

绿的葱，红的辣椒干，秒秒冲击

味蕾。

红烧鱼出锅已9点多，香辣

味不停撞击着味蕾，实在难抵

舌尖诱惑，一向不吃夜宵的我

还是拿起筷子大快朵颐，啊，鲜

嫩入味有嚼劲儿，我的最爱！

我欲罢不能，倒了些杨梅酒就

着，那鱼味更加香浓。

很多朋友都觉得奇怪，我

为何钟爱腥味浓重的河鱼。或

是我爱溪、河之故，爱屋及乌了

吧，又或是母亲烧得一手好河

鲜的缘故。

母亲的红烧鲫鱼特别入

味，特别鲜甜。若是能买到4指

左右大的，母亲就会露一手私

家秘制的榨菜肉丸红烧鲫鱼

（榨菜拌肉末塞鱼肚内），鱼中有

肉味，肉中有鱼香，让人唇齿留

香，回味无穷。那是母亲的味

道。每次母亲还会帮我打包一

份给我带回小家，让我带走一

份沉甸甸的爱。

记得小时候我跟在大孩子

屁股后网鱼，由于腿脚勤快而

分得一些细末的鲫鱼和白肖鱼

儿。经母亲的巧手贴锅、晾干，

放上姜末、红糖、料酒，煮饭时放

入蒸，又是一道美味——蒸鱼

干，鱼肉有韧性、鲜甜，饭量能增

倍。如今所谓的溪鱼干全然没

有那样味道。

工作后，我第一次品尝到

自己亲手网到的鱼，那更是别

有一番味道。那是2008年，我

和好友一家突发兴致在瑞祥一

带的河里网鱼。我兴奋地手舞

足蹈，网上来那么一两条更是

激动地找不着调。一下午收获

的几条鱼，由好友老公“大厨”掌

勺，变出两道名菜——河鲫鱼

两烧：清炖+红烧。奶白新鲜的

汤，脆皮味浓的红烧，我吃出了

那趣味儿。此后，我们竟连着

两周都如法炮制。

我也曾在菜场见到河鱼，

心动买来解馋，可无论我怎样

用心烹调始终没有那个味。也

曾几次在菜场路边买过卖家自

称野生的河鱼，但还是屡屡上

当，肉质稀软，甚至一股泥腥味，

每次充满希望的调制，但总是

失望的浪费。所以，对于朋友

送来的正品河鱼，我总是如获

至宝，欣喜若狂。

最近，塘河边每天都有许

多垂钓者，我也饶有兴趣地看

着。难不成这里的鱼能吃？原

来更多的是玩垂钓。我想如今

也只能仅此而已了。

许多美好的东西只能在记

忆库里冷冻了，而我的河鱼在

脑海里永远鲜活！

2016年的温马是一场

盛大的 party，我有幸参与

其中。在资深跑者引领

下，我的第一个半马顺利

地跑进两小时。跑完后第

一时间和家人分享，他

（她）们多少对我在运动方

面的变化感到诧异。

我姐说，想起中考时

父亲陪着我练习晨跑的

事。少时体弱，就读初中

时，父母一直担心我的体

育成绩，但想不到经过考

前两个月的训练，中考体

育拿到了50分（满分60），

也因此在瑞中参加了人生

的第一回运动会。然而，

我的体质还是不好，还记

得高一时，常常早早地去

排队打开水，回来开着水

瓶盖子，用水蒸气使因重

感冒塞住的鼻子稍微畅

通。时常感冒，会让我向

班主任吐槽，埋怨校医的

不专业；也似乎让我读书

专注程度特别差，在一群

高水平的同学中显得吃

力。然后是大学毕业几年

后，因为颈椎不适而常常

引发的苦恼，甚至极度不

自信。

除了为了健康外，去

跑步第二个想法是想挑战

下自我。人都会给自己设

限，20岁时会相信30而立，

30岁时会想象40不惑也肯

定老了吧，等近了这个阶

段，才发现并不完全是。

上个月在杭州同学聚会，

听到从事心理研究的同学

曾博士说起中年焦虑，还

是会觉着惶恐。40岁就快

来了，我还能改变自己

吗？还能承受多少因改变

带来的不适感？好吧，且

从或许还算简单的跑步开

始。

记得就读高中时，家

住学校附近的一位同学父

亲，在冬天早晨，时常光着

膀子，在操场上跑个20来

圈。那时我的跑步距离，

基本就是体育测验要求的

1000 米，所以觉着他特别

牛。2014 年下半年，在我

开始较长距离跑步后，从

最初的 2.8 公里的大汗淋

漓，慢慢适应到4公里、5公

里，然后是10公里。每一

次距离的延长，心里都会

滋长一些自我肯定的愉

悦。2015 年春，当我还有

余力冲刺着跑过瑞安外滩

万米的终点，那感觉，倍儿

爽。在这次冬日的阳光下

跑过温马半程终点时间显

示牌上的“1:57:33”，我更加

相信：人的潜能，是一个具

体而非抽象的名次，只要

敢于去尝试。

今年的跑步愿望是跑

过 6个城市，年跑量达到

375公里，目前基本实现。

当跑过杭州的西湖，跑过

厦门的环岛路，跑过苏州

的金鸡湖，跑过南京的玄

武湖时，我笃定我喜欢用

脚步去丈量城市的感觉。

不会执著跑几个马拉松，

人应该适度、理性地运动。

今天，我能拥有逐渐好

转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坚持

跑步肯定分不开的。运动时

的汗水，分泌的多巴胺，都会

让我忘却些烦恼，对此刻多

些肯定，对未来多些期盼。

最爱河鱼最爱河鱼
■■陈映芳陈映芳

辣椒辣椒··烟丝烟丝
■■李浙安李浙安

为何跑步为何跑步？？
■■方剑飞方剑飞


